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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提高办刊质量和提升刊物品位，丰富版面内容，结合当今国家大力推广普及中国传统文

化的战略决策，经过反复酝酿和广泛的读者调研，《颂雅风》杂志在 2022 年将进行栏目改版，同

时正式推出全新栏目——“中国书画名家”。

作为面向社会大众公开发行的出版物，《颂雅风》始终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路线，力求通过出版内容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正气，传播积极的文化正能量。增

强文化自觉，坚定文化自信是我们的责任担当；守正创新，弘扬正气则是出版人的初心使命。

通过改版后推出的“中国书画名家”栏目，希望以此让更多的读者了解到中国书画的历史、

现状以有未来的发展与变化，了解书画名家的艺术经历，让《颂雅风》杂志的艺术性更具特色，

所刊发的文章也更具艺术价值和学术价值。

“中国书画名家”的栏目宗旨是：“立足传统，守正创新；格调高雅，融古铸今。”“中国

书画名家”栏目所介绍的书画家，不一定是大名鼎鼎，但一定是有深厚的传统功底，有自己独到

的笔墨语言的书画家，其作品必定清新脱俗，卓尔不群。这是时代所需，也是中国书画艺术界致

力追求的目标。

为了配合“中国书画名家”栏目的出版，同时为了帮助更多的书画艺术家走向市场，栏目还

将在疫情过后举办“中国书画名家邀请展”，通过展览，让更多收藏家和热爱中国书画的普通观

众欣赏到“中国书画名家”推出的艺术家的作品。正所谓“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盛世中国，书画已不再只是少数人心头所好的收藏，而是普通百姓雅趣生活的必需品。这也是“中

国书画名家”栏目未来的发展方向之一。

“中国书画名家”在酝酿初期就得到了当代知名书画家的倾力支持和热烈关注。已故中国书

法泰斗、书法教育家欧阳中石先生，中国书法泰斗沈鹏先生等一大批全国各地的书画名家，纷纷

通过各种方式，表达对“中国书画名家”栏目开篇的支持。另外，北京博士书画院、河北省书画

院等专业团体，也将对“中国书画名家”栏目的支持付诸行动。相信有了众多艺术家以及团体机

构的支持和帮助，“中国书画名家”必将成为当代中国书画艺术最有影响的平台之一，也必将在

为繁荣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舞台上拥有自己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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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心之归处
——试谈谢永增艺术创作的精神旨向

◎王伯勋

基于特定的社会进程、文化结构和生

命体验，很多出生于 20 世纪 60 年代的画

家对“乡土”怀有浓厚的情结性眷恋。

可以这样说，乡土情结成为“六”一

代艺术家的艺术创作精神和策源力量，这

些艺术家的乡土情结已然成为当代艺术创

作生活中的现象级存在。笔者以为，谢永

增先生因其丰厚卓越的创作实践，应该被

视为植根乡土的“六”一代艺术家群体中

的代表人物。

以 1989 年创作的连环画《麦秸垛》

入选第七届全国美展为标志，谢永增绘

画艺术特征和语言风格初步形成，从此

走上了艰难的创作道路。此时，谢永增

已经在故乡衡水的群众文化馆工作了近

10 年。从 1989 年至 1999 年的 10 年间，

谢永增接连获得包括首届全国群星美术

展览、全国首届中国山水画展、第九届

全国美展在内的具有极大影响力的专业

大展的奖项，成为冀中平原上升起的一

颗耀眼的艺术之星。

任何幸运结果都是长期的沉潜酝酿之

后的自然呈现，谢永增的艺术尤应如是观。

通过对谢永增艺术经历的梳理，笔者

将画家的艺术历程分为三个阶段：1981—

1988 年， 沉 潜 酝 酿 期；1989—2000 年，

风格成熟期；2001 年至今，稳中求变期。

作为一篇艺术家个案研究文献，本文

旨在通过对谢永增艺术道路的梳理，努力

触及艺术家创作实践背后的精神旨向，进

而探寻这种精神旨向对当下中国画创作发

生的积极意义，以及对未来中国画创作发

展所具有的启示意义。

一

作为艺术家个案研究，追溯研究对象

早年的学习履历，对探究其知识系统建构

有着重要意义。

出生于 1961 年的谢永增，一个生活

于冀中平原的孩子，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

与其作为教师的父亲的呵护有着密切关

系。对父亲，谢永增充满了感激与怀念。

很多年后，他成为北京画院的专业画

家，在一次太行山写生教学中遇到一个在

绘画方面有才华的学生，该学生因不能获

得家庭支持而可能终止绘画学习，这使谢

永增回想到自己的少年时代，为有父亲这

样的家长及其给予的支持而深感幸运：

这次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来自石家

庄的美术学生小李。他真诚地请我指点他

的速写。我看到后感觉眼前一亮，这个大

男孩的画很有感觉，是一个难得的好苗子。

可是这孩子对我说，家里不支持他走美术

这条路。我不由得想起自己在他这个年龄

的时候，如果当年父母阻拦，也就没有今

天的我。

谢永增先生写有多篇自传性质的文

章，其中涉及自己少年时代学画经历的

记述，对父亲支持自己走美术这条路充

满感念：

我出生在深州农村，小时候就爱乱

画。爱好画画在那时是件很不靠谱的事

儿，但父母没有阻止我，由着我的性子画。

在我十三四岁的时候，遇到了在村里下

乡的干部，看到我画的画很惊奇，让我

父亲把我送到深县文化馆参加了培训班，

这是我接受的启蒙教育，从此走上了学

画的正规道路。

这是艺术家在接受访谈时谈到少年时

代学习经历时的表述。我们可以从中知道：

画家自幼就有绘画天赋，幸运的是，这种

天赋得到了很好的呵护。这个过程，从事

教师工作的父亲的支持起到关键作用。

从 前 面 所 列 素 材 可 知， 谢 永 增 在

十三四岁之前的绘画活动属于天然兴趣，

接受正规的训练是十三四岁时，从深县文

化馆的培训班开始的。这个时间，是 1975

年左右。很多年后，画家也成为这一地区

群众文化馆系统中的一员。这中间蕴含了

命运的必然。

幸运总是眷顾有准备的人。

在深县文化馆培训班接受正规训练两

三年之后，谢永增于 1977 年考入唐山陶

瓷工业学校（次年更名为河北轻工业学校）

美术专业。尽管是一所中专学校，但是在

那个特定历史时期，能够考取，仍然需要

应试者具备过硬的专业能力和扎实的艺术

素养。

正因如此，谢永增当时就读的这所

谢永增，1961 年生，河北深州人。

北京画院一级美术师、中国美术家协

会会员。作品多次参加全国美术作品

展览，曾获得 1993 年全国首届中国

山水画展银奖，第九届全国美展优秀

奖，第二届全国画院双年展学术奖，

第二届全国中国画展铜奖，第三届全

国中国画展优秀作品奖。 

2019 年，山西吕梁市临县人民政

府在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孙家沟建立了

囯内首个窑洞式乡村艺术馆一一谢永

增孙家沟艺术馆，开馆以来举办了多

次主题性展览，吸引了大批艺术家和

游客到孙家沟观光写生，带动了当地

文旅事业的发展，成为艺术助力乡村

振兴的典范。



005

《绿源》　170cm×170cm　1993 年

《又想起远方那个村庄》　49cm×189cm　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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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一方面集中了当时河北地区美术领

域专业能力最强的一拨人，他们中的很多

人后来成为河北乃至全国美术创作的中坚

力量，其影响力一直持续到当下；另一方

面，因为当时的河北轻工业学校是一所工

科类的学校，美术专业的培养目标是服务

工业生产，所以该校课程设置不同于一般

美术创作类学校，构成类课程所占比重很

大。这是谢永增早期专业知识的重要构成

部分，为稍后 20 世纪 80 年代那批在形式

探索方面做出重大突破的重彩画的诞生，

准备了重要的语言基础。

中专毕业后，谢永增回到家乡衡水工

作，先是在工厂从事设计工作，后来调入

衡水市文化馆：

毕业后他回到故乡衡水，被分配到远

郊的一个小工厂工作。一心只想画画的谢

永增觉得与自己的梦想渐行渐远，正当他

徘徊茫然的时候，衡水撤县建市，时任衡

水市文化局局长的孙木艮很赏识他，把他

调到了文化馆工作。

据他回忆：

当时文化馆主要有两项工作，一项是

辅导业余美术爱好者，教孩子们学画画，

另一项就是辅导乡镇文化站。从那时起，

我骑着一辆自行车，夹着一个速写本，开

始从艺术的角度关注乡村。几年后，我积

累了大量的乡村素材，也为我的创作打下

了基础，并最终走上乡土主题的创作道路。

谢永增早年的生活经历，成为其后来

绘画创作的生活基础，为一系列描绘农村

生活作品的产生准备了原始素材。

此后的 20 多年间，谢永增一直扎根

乡间，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独有的艺术面貌。

在这一阶段的自传文献中，谢永增提

到两个对其艺术发展起到重要作用的专业

画家：刘文甫和梁占岩。

刘文甫是谢永增读中专时的老师，是

一位以水彩画为主要创作形态的画家，画

风朴实，效果明丽，具有明显的那个时代

的特色。梁占岩是当下美术界熟知的一位

画家，这位画家在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完

成的画作，因为受到当时流行思潮影响，

造型语言夸张变形，画面弥漫着一派神秘

气氛。尤为值得关注的是，梁占岩在此前

的第六届全国美展中，因连环画《老井》

《吕梁人家》　178cm×96cm　200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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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获得广泛的赞誉，画面上夸张的人物造

型、浓烈的色调配置成为那个时代的流行

画风。

显然，梁占岩对青年谢永增产生了直

接影响，也成为第七届全国美展连环画作

品《麦秸垛》面世的直接推动者。

1986 年，电影《黄土地》上映，影片

中黄土地的镜头一下子抓住了青年画家的

魂魄。沉静斯文的谢永增被触动了，他迫

不及待地奔向了黄土高原，画家就此与这

块古老的黄土地结下深厚的情谊，其艺术

世界观也由此确立。

很多年后，画家回忆起这段经历，仍

然激动不已：

那个似曾相识的黄土沟壑，一下子激

活了我正在淡去的记忆，仿佛让我回到消

失了多年的家乡，于是潜藏在内心的“火”

又“呼”地燃烧了起来，照亮了我追梦的

方向。

初次踏上吕梁大地的两年之后，在

1989 年的第七届全国美展上，谢永增凭借

连环画《麦秸垛》崭露头角，从此开启了

他的艺术探索之路。

作为“六”一代中的一员，谢永增是

幸运的。在他的少年和青年时代，得益于

父辈的开明引导以及专业学校的培养，他

的绘画天赋和能力才得以发展。

谢永增在绘画语言方式的创新之路上

进行了多向探索。基于在河北轻工业学校

积累的实用美术知识，加上后来周边师友

的影响，逐渐形成明显具有现代构成倾向

的绘画风格。

这一阶段，应该视为谢永增成熟艺术

面貌形成的前夜。

二

1999 年之前，中国艺术正处于从传统

向现代的转型时期。

因为市场资源和传播渠道的双重局

限，艺术品生产与交换还较多地保留了传

统时代的谨严。市场资本恣意支配艺术家

创作的局面虽有端倪，但所幸还未充分膨

胀。经过“八五思潮”的洗礼，作为艺术

品生产者主体的艺术家尚能够将创作的精

力和时间投入艺术本身，从而形成了一批

语言更加纯粹、更加接近精神本原的经典

作品。这些构成了那个时期中国艺术发展

的时代条件。

任何人的成长都无法脱离时代条件，

谢永增绘画语言风格趋向成熟正是在这一

时代条件下完成的。

下面所列，是 1989—1999 年间谢永

增在美术创作领域所获得的重要成就：

1989 年，连环画《麦秸垛》参加第七

届全国美展；

1990 年，中国画《山曲》参加当代中

国画珠海邀请展，获优秀奖；

1993 年，中国画《大秋天》参加文

化部举办的首届全国群星美术展览，获

优秀奖；

1993 年，中国画《绿源》参加全国首

届中国山水画展，获银奖，并发表在同年

第 10 期《美术》封面上；

1994 年，中国画《沃野》参加第八届

全国美展；

1995 年，系列线描作品载入江西美术

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线描精选》；

1997 年，中国画《黑土地》参加中国

美协主办的全国首届中国画邀请展；

1999 年，连环画《老房子》参加第九

届全国美展，获优秀奖。

在 展 览 渠 道 十 分 有 限 的 20 世 纪

八九十年代，对于一般画家来说，获得其

中一个展事的奖项就可以名满天下，而青

年谢永增的获奖记录囊括了当时几乎所有

《佳音再传举人村》　97cm×179cm　20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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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展事。即便在今天这种展事频繁的条

件下，仍然是一个很难逾越的纪录。尤为

难能可贵的是，谢永增这种旺盛的创作热

情一直延续到现在。

我们由此可以想见画家在艺术创作劳

动中的执着信念与艰苦付出，同时也印证

了“有心人天不负”的古训。此时，谢永

增年仅 38 岁！

对谢永增的这些获奖作品进行技术性

分析，可以看到如下特点。

其一，这些作品的名称都与农村风景、

农民形象、农家生活有关，比如《麦秸垛》

《山曲》《沃野》《绿源》《黑土地》《老

房子》《北方》《自留地》《故乡》《和

风》等；其二，谢永增最早参加全国美展

的作品都是连环画作品，而连环画这种艺

术表现形式恰恰是最需要生活体验为基础

的，要求画家具备广博、坚实的生活体验；

其三，这一时期，谢永增作品呈现人物与

风景所占比重基本相当的局面，这与后期

作品偏重风景的取向有着明显不同；其四，

画面上描绘的意象有高粱、玉米、乡间小

路、老墙、丘陵、树丫、停泊的渡船、白

衣农夫、红衣村姑、黄毛走犬；其五，人

物造型粗拙有力，画面气氛安静神秘。

如果说谢永增艺术履历中第一阶段对

于农村生活的关照，还是一种懵懂的、基

于感性体验发生的热情，那么在这一阶段，

画家就自觉地开始对自己的创作素材进行

规律梳理和理性反思了。

这一过程明确显现了画家浓烈的乡土

情结。关于这种情结的发生，在画家的自

传文献中频频出现：

我骑着一辆自行车，夹着一个速写本，

开始从艺术的角度关注乡村，几年后我积

累了大量的乡村素材，也为我的创作打下

了基础，并最终走上乡土主题的创作道路。

我除了喜欢画画，其他的兴趣爱好很

少，画画之余最大的兴趣就是到农村搜集

民间艺术品。

在这里，工作原因使画家有机会与农

村生活发生超乎寻常的密切接触。并且，

深入农村生活也从工作状态转变为一种精

神归属。

谢永增还对自己这种对农村生活的好

感的成因进行过理性分析：

我是农民出身，了解农民的情感，也

知道农民的喜好。到农村去就是要适应环

境，我曾与一位同行到吕梁写生，中午在

老乡家吃饭，老乡在窑洞里烧柴做饭，草

木灰到处飞扬。饭熟了，老乡给我们盛饭，

她用身上的围裙在碗里擦了一下灰尘，这

个动作让那个同行受不了，饭他一口也吃

不下。我是农村长大的，对此早习以为常，

感觉如此生动，要是拍成电影一定是不错

的镜头。

不了解农民的生活习惯，很难画得入

情入理。我庆幸生在农村，庆幸有过那样

的经历，不然也很难把握乡村的情感。在

我绘画的初级阶段，主要以家乡为精神寄

托，描绘的也是我熟悉的生活。收割的，

打场的，浇地的，还有那些让我始终记忆

犹新的景物……

后来，这种在精神层面对农村生活的

眷恋，逐渐从对冀中平原的热爱生发开来，

扩展到更广阔的农村范围：

我的情感根植于家乡，后来又扩展到

山西吕梁，本质上还是朴素的乡村情结。

画了30多年乡村，这个主题与我分不开了。

至此，可以说谢永增对于农村生活

的天然热爱已经升华为一种牢固的情感纽

结，这种情感纽结的核心就是“乡土”，

从而形成支撑画家艺术创作的精神指归。

谢永增艺术创作中的乡土情结，随着

《麦秸垛》《山曲》《沃野》《绿源》《黑

土地》《老房子》一系列作品的诞生而越

发清晰、牢固。

谢永增成名的系列作品中，《麦秸垛》

《老房子》为连环画作品，《山曲》《沃野》

《绿源》《黑土地》等则是独幅重彩中国

画，二者之间存在相辅相生的关系。

首先，连环画中的人物造型和独幅中

国画中的造型保持了高度一致，人物虽然

简括，但是仍然保持了高度的可识别性，

即使仅凭背影也能感知其心理活动和神态

表情。谢永增的这种能力除了天赋的绘画

才能，应该与其长期深入乡土不无关系。

从形式分析角度识读，冀中地区的年画

对其人物画造型样式的形成产生过深刻影

响。其次，关于置景部分，无论连环画还

是独幅画都表现出强烈的构成设计感，这

种设计意识显然来自画家早期在中专时期

的学习经验。同时，在这些作品产生的同

时期，艺术领域思潮激荡，正值青年时期

的谢永增必然会受到影响，从而使画面自

然流露出一种不同于传统山水画的元素。

后来，这种现代感成为谢永增山水画的重

要特征。再者，就画面气氛而言，二者都

呈现浓郁的神秘气氛，弥漫着一种形而上

的崇高感，这种崇高感具有明显的时代特

征，它是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知识界广泛

存在过的对文化终极价值严肃思考之下的

时代使命。同时，在“八五思潮”影响下，

冀中地区也产生了颇具影响力的艺术群

体，回归原始、解构乡土、审视人性成为

这个群体绘画相对统一的风格。

作为当时生活在冀中地区的一名青年

画家，谢永增不可避免地受到这一文化潮

流的影响。谢永增的智慧之处在于，他没

有被流行样式裹挟，而是清醒地选择对自

己有益的成分。对这一时期的艺术实践，

很多年后画家本人仍然心存怀念。

1989—2000 年的 10 余年间，谢永增

绘画语言个性化形态已然确立。他对农村

生活的热爱逐渐升华为乡土情结，并为后

来绘画题材的拓展埋下线索。

三

经过 2000 年在中央美术学院民间美

术系的短暂研修后，谢永增于 2002 年调

入北京画院，开始了他作为专业画家的艺

术生涯。

我们注意到，进入北京画院后，谢永

增减少了重彩画的创作，将更多的精力投

向了水墨画的探索。对此，画家本人曾经

在自传文献中有过清醒的表述：

从画风角度看，我的创作经历了两个

阶段，进画院之前主要是画重彩山水“玉

米地系列”，这批作品创作快 30 年了，

现在拿出来看还是很新颖，依然独一无二；

进画院之后，开始了写意创作，近几年的

“故乡系列”，也是我较为满意的作品。

那么，是什么原因促成了这种艺术方

向的调整？这个阶段，乡土情结是否仍对

画家的创作实践发生关键影响？

对此，谢永增在其自传文献中这样

分析：

由重彩山水转向写意山水时，我就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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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头村写生》　45cm×68cm　2019 年

《休渔的季节》　68cm×136cm　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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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居》　136cm×68cm　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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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的场院》

68cm×68cm

2011 年

《北方》

86cm×89cm

199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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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岸清风》　48cm×180cm　2017 年

历了痛苦的转换过程。我最早形成的重彩

风格是从 1992 年开始的，到 2001 年时感

觉不适应自己内心的变化了，开始尝试着

转向写意。毕竟画了十年的玉米地，要转

向谈何容易？内心十分挣扎。我摸索了近

三年时间才走上了写意的道路。

虽然这段文献并未给出“转换”困难

的原因，也未细谈当时计划朝哪个方向

转变，但可以肯定的是，此时的谢永增

想完成与“画了十年的玉米地”有所不

同的作品。

然而，这种尝试进行得很不顺利：

2003 年“非典”期间，北京画院主导

“北京风韵”系列创作，主要是创作北京

的城市园林风景，这种题材以前没有画过，

束手无策、一筹莫展。又因“非典”出行

受限，内心无比苦闷。

也就是说，客观需求和主观愿望两方

面，都曾经促使谢永增尝试从乡土题材

转换到城市园林题材，但是效果未能达

到预期。

最终，画家还是遵从内心的旨向，回

到自己艺术发生的情感原点：

经过几个月的摸索，终于在古村落里

找到了突破口，《佳音再传举人村》就是

那个时期的写意作品。如今我把精力都转

向了古村落，与那段痛苦磨炼是分不开的。

这次并不顺利的转换过程，应该视为

一次大胆的尝试。其结果是从另外一个

角度强化了画家对乡土情感的体验，也

更加坚定了画家持续深入乡土题材创作

的决心。

从此以后，谢永增更加频繁地深入吕

梁各地体验、写生。

30 多年来，我不断地往来于吕梁，不

但没有厌烦，反而越来越喜欢这个地方，

不仅作品带有黄土味，人也变得很“土”。

临县、柳林、方山、兴县、石楼等山村的

沟壑、山峁我都驻足过。

这种深入吕梁地区山峁沟墚进行的写

生活动，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为积累创作

素材而实施的采风活动，而是画家为获得

心灵慰藉而做出的必然选择。

此时谢永增对于乡土的热恋，已经从

出生地冀中平原扩展至吕梁山区，虽然二

者地理位置不同，但是在画家精神深处二

者带来的感受是一样的：

我画吕梁其实就是表达对家乡小榆

林的那份情感，很多人也问过我，你怎

么那么喜欢吕梁？说实话就是拐着弯儿

画家乡。

其实，无论是小榆林村陌还是吕梁山

岗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乡土情结在画

家心底酝酿发酵之后产生的精神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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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梁　张家塔　2020 年 写生现场　黄河碛口　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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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谢永增而言，乡土中的一草一木、

一砖一瓦，都具有人性的感化力量：

在一个叫不上名的小村庄，看到一户

快要倒塌的老门楼，用几根木头支撑着，

仍然傲雪屹立，一下子仿佛看到了 80 多

岁的老娘拄着拐杖在门口盼我归来。我一

下呆住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眼前的场

景让我忘了自己的存在，眼里不知是雪水

还是泪水。

画家内心深处的乡土情结令人感动！

在谢永增艺术年表中 2000 年后的时

段，笔者注意到 2009 年的时候，画家以《徽

州古韵》参加北京文联举办的庆祝新中国

成立 60 周年首都文艺家创作精品展，这

是画家首次以南方风景为描绘对象的作品

展出。此后，画家陆续发表了《梦回屯溪》

等以徽州民居为题材的重要作品。

《徽州古韵》发表于 2009 年，由此

可以推知谢永增对徽州风景已经关注很久

了。也就是说，画家选择徽州民居作为表

现题材，绝非一时心血来潮，而是经过了

严谨周密的审视度量。

那么，这一时期创作题材的拓展隐含

了画家怎样的精神需求？

在西递我有一种感觉，像是回到了故

乡，不想走，画不够，每天早上五点半开

始，只有吃饭的时间才停下来，还是觉得

时间不够用，真想把家也搬过来。徽州是

我心灵的故乡，心在哪里，哪里就有创作

的源泉，对这里有感觉，灵感之门就会对

你敞开，这就是心与境的深交。

这是继吕梁之后，又一处被画家称为

“心灵故乡”的所在。

时至今日，画家发表的众多写生作

品中，很大一部分是以徽州民居为描绘

对象的。由此可见，近些年来，谢永增

艺术创作的兴趣点从吕梁扩展至黄山腹

地的古徽州。

至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画家谢永

增乡土情结中的三个地标：小榆林、吕梁

和徽州。

伴随着兴趣点地理位置的变化，画家

的绘画语言形态也在发生着微妙的改变，

实现了从重彩到水墨的重大转变。据画家

自己总结说，这个过程大约用了 10 余年

的时间。 《家园》　136cm×68cm　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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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雨夜来过》　68cm×136cm　2017 年

《和风》　170cm×170cm　199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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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吕梁和徽州不同题材作品并置比

较，笔者发现这样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我

们很难从画面物象特征的方面将二者区分

开来。换言之，在谢永增的笔下，无论吕

梁地区的山峁沟墚还是徽州的青砖黛瓦，

并不存在本质的区别。

以谢永增多年积累的技法经验而言，

对两类题材进行表象层面的区分，应该是

很轻松的事儿。然而，谢永增没有为实现

表面区分而投入过多精力，而是紧紧地扣

住了两地景物与自己精神的契合之处展开

笔墨。原本存在明显不同的自然风景，因

为画家主观意向的融洽而成为“近亲”。

支持画家对两种截然不同的风土人情

进行统一化改编的，是蕴含在画家内心深

处的乡土情结。在谢永增艺术发展的这一

阶段，客观的生活存在已经不是艺术作品

产生的决定因素。虽然画家面对的是物质

化形象，但是这些物质化形象对于作品的

产生仅仅具有基础的视觉提示作用，作品

产生的根源是作者的内心精神旨向。或许，

这就是“从心所欲不逾矩”人生境界在谢

永增绘画创作中的具体反映。

在谢永增艺术历程的这一阶段，创作

已经成为对生活体验的直接转化。在画家

的眼中，一切客观情景都包裹在浓烈人文

关怀之下的乡土情结里，进而成为一种引

导画家进行艺术创作的精神旨向。与内心

深处的精神旨向相比，外在的一切都变得

不重要了。

以谢永增先生近半个世纪的艺术历程

为研究对象，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一个中

国画家对于乡土生活怀有的深深依恋。这

种依恋逐渐嬗递为精神深处的情结，成为

他艺术创作发生的终极旨向！

今天，我们有机会对谢永增先生阶段

性的绘画艺术进行研读，这是一件对当下

中国画创作实践具有特殊意义的事情。谢

永增先生的艺术实践对当下和未来的中国

画创作的参照意义，必将随着实践的广泛

深入而愈发彰显！

（作者系清华大学吴冠中艺术研究中

心研究员）

《孙家沟是个有故事的地方》　136cm×68cm　2019 年


